
●●●●● ● ●●●●●● ● ● ●●

8长 征 副 刊２０２５年８月９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奉云鹤 李汝海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百团大战》《亮剑》等影视作品中，

八路军全歼日军“冈崎大队”的经典场景

令人印象深刻，“冈崎支队”（或“冈崎大

队”）之名也更加为人所知。然而，这支

日军部队的真实称谓、具体来历以及在

百 团 大 战 中 的 溃 败 过 程 ，长 期 以 来 并

不广为人知。这支日军部队究竟是什么

样的来历？又是怎样的结局？

冈崎谦受：“战争机
器”是怎样养成的

冈崎支队的指挥官冈崎谦受，1894

年 3 月 11 日生于日本福冈县，1915 年毕

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 27 期。其军

事履历，堪称一部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

“微缩史”。他早年参与日本武装干涉苏

俄革命的所谓“西伯利亚出兵”，在冰天

雪地中为军国主义扩张卖命。在中国的

北伐战争时期，他在天津与北伐军对峙，

意图阻挠中国国民革命进程。随后，他

将屠刀挥向东北，参与镇压东北抗日武

装力量。1939 年，这个沾满鲜血的“战

争机器”被调至驻山西第 37 师团，先后

担任第 37 步兵团司令部附、步兵第 226

联队附。

这些经历塑造并强化了冈崎谦受根

深蒂固的军国主义思想。当他秉持着

“大东亚共荣”的侵略幻想踏上华北土地

时，未曾料到自己的命运将与一支临时

拼凑的日军支队紧密相连，更不会想到

个人的覆灭与家族的悲剧，正悄然编织

成一张无法挣脱的因果之网。

第一次组建：暴雨之
夜的狼狈驰援

1940 年 8 月 20 日夜，正太铁路沿线

暴雨如注，八路军破坏正太铁路的战役

按预定计划打响，犹如惊雷炸响在日军

的防线之上。太原的日军第 1 军司令部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阳泉作为正太

铁路中段的枢纽，正遭受八路军第 385

旅的猛烈围攻，狮脑山、庙高地（南山）等

战略要地相继失守，日军自诩的“钢铁封

锁线”已然名存实亡。8 月 21 日，驻运城

的日军第 37 师团接到第 1 军紧急命令，

从步兵第 226 联队中迅速抽调兵力编成

一支混成部队，由冈崎谦受中佐担任支

队长，下辖 3 个步兵中队（分别由重士、

福田、新井指挥）、1 个联队炮小队（由箱

田中尉带队）及机关枪队，全员 516 人，

从安邑乘列车北上驰援阳泉。

这支仓促组建的“救火队”，从出发

伊始便陷入了八路军精心布下的“铁路

陷阱”。日军第 226 联队 2 大队附尾岛芳

美中尉的日记，成为记录其狼狈窘境的

珍贵史料。8 月 21 日 0 点，他在日记中

写道：测石车站的警备队正与八路军激

战，井陉附近的铁道已被爆破，正太线从

石门到榆次段彻底中断。半小时后，列

车在阳泉前方被迫紧急停下——铁轨早

已被撬得七零八落，“列车被迫原地滞

留”，车厢外的警备队士兵们如临大敌，

紧张地端起了枪。

然而，对于日军来说，战场局势正以

惊人的速度持续恶化。凌晨 1 时，赛鱼

车站传来密集枪声，娘子关方向的炮击

声隐隐约约；1 时 30 分，阳泉车站四周突

然响起激昂的冲锋号，八路军战士如潮

水般从黑暗中涌出。日军山炮队慌忙开

炮还击，刚赶到车站统一指挥的独立混

成第 4 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只能仓

促组织部队进行反扑。尾岛芳美在日记

中抱怨道：“近处枪声不断，运输途中险

情频发。发电向重松部队长（第 226 联

队联队长重松吉正大佐）报告，支队全员

516 人悉数被困阳泉，寸步难行。”

此时，冈崎支队作为日军增援部队，

已改由日军阳泉警备队——独立步兵第

15 大队大队长德江光指挥。5 时，“配发

了早餐，命令支队全员，除负伤等不能出

动的，全部参战”。14 时，又接到新的命

令 ：反 击 正 在 进 攻 阳 泉 制 铁 厂 的 八 路

军。江藤军曹带着 123 名士兵，向阳泉

西北方向前进。“16 时 35 分，城江伍长以

下 37 名，向阳泉制铁厂出动……”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连绵阴雨未歇，

枪炮声亦未止息。8 月 22 日的日记中，

尾岛芳美提到救护所和医院在统计伤

亡，当日阵亡 2 人、负伤 1 人，“制铁厂附

近枪声最为密集”。8 月 23 日，已有 319

人投入战斗，留守的人中，28 人负伤入

院。直到 8 月 30 日，他仍在日记中沮丧

地记录着：“阵亡 6 人，入院 13 人，调走

30 人守卫医院，并担负火化阵亡者，仅

剩 105 人留守”“阳泉以西出口的铁路又

被大规模爆破了”。

这支增援部队最终未能扭转日军在

阳泉的战局，反倒被困在这里。由于正

太、同蒲铁路均损毁严重，冈崎支队余部

无 法 按 原 计 划 返 回 日 军 第 37 师 团 归

建。于是，冈崎谦受只能带着剩下的残

部，继续配合日军独立混成第 4 旅团在

阳泉附近进行“扫荡”。尾岛芳美在 9 月

的日记中提到，“冈崎中佐的指挥部设在

阳泉车站旁的破庙里”，印证了该部长期

滞留的困境。

极具讽刺的是，尽管冈崎支队在阳

泉作战已竭尽全力，但独立混成第 4 旅

团的指挥官（旅团长片山省太郎、高级参

谋土田兵吾、大队长德江光）为顾全本部

颜面，对这支远道驰援的“客军”未留下

只言片语的回忆——这也正是其在很多

记述中被“隐身”的主因。

第二次组建：“大杂
烩”部队陷入绝境

两个多月后，冈崎支队又出现在武

乡。这一次的部队构成，也是第一次行

动的“遗产”。1940 年 10 月，日军第 1 军

为扭转百团大战后期的不利局势，决定

仍从第 37 师团抽调部队，再次组建冈崎

支队，支队长依然是冈崎谦受。

此次组建的冈崎支队规模显著扩

大，其组成如下：步兵第 225 联队 3 中队

军官 5 名，士官和兵 150 名；步兵第 226

联队 2 大队军官 25 名，士官和兵 792 名；

步兵第 227 联队 6 中队军官 5 名，士官和

兵 146 名；其他部队军官 2 名，士官和兵

101 名，加上冈崎谦受，共计军官 38 名，

士官和兵 1189 名，合计 1227 名。

由于冈崎谦受本人此时仍滞留阳

泉 至 太 原 一 线 ，所 拨 配 的 兵 力 只 好 北

上 向 其 靠 拢 。 于 是 ，这 支 日 军 的 主 力

于 10 月 6 日从闻喜出发，10 月 9 日抵达

南关镇。冈崎谦受则带着第一次组建

的 支 队 残 部 ，于 10 月 6 日 自 太 原 南 下

沁县，与其会合。

按照原计划，这次冈崎支队大部兵力

要参与合围沁河上游的八路军第129师部

队，冈崎谦受本人则率一部兵力（第一次

组建的支队残部及少量新增兵力）留驻沁

县，作为后续行动的机动力量。但 10 月

11日，日军第1军突然改变计划：因独立混

成第 4旅团在百团大战前期损失惨重，战

力薄弱，命令冈崎谦受亲率留驻部队转向

武乡以东，协助其进行“扫荡”。

此时，冈崎谦受直接指挥执行武乡

以东“扫荡”任务的部队，其构成变得极

其混杂：日军第 37 师团 1 个步兵中队、独

立混成第 9 旅团 1 个步兵中队、独立混成

第 4旅团 12大队 1个步兵中队、独立混成

第 9 旅团 1 个山炮兵中队（欠 1 个小队）、

工兵 1 个分队、旅团属无线电通信 1 个分

队、战斗救护班、辎重兵 1 个小队（欠 1 个

分队），共计军官 19 人，士官和兵 516 人，

合计 535 人。这支部队因仍由冈崎谦受

带队，支队本部也在此，所以仍然称为

“支队”——毕竟，日军的“支队”本就是

兵力规模不等的临时编制。

随即，冈崎谦受便率领这支临时拼

凑、任务变更的部队，先是与日军独立混

成第 4 旅团的铃木支队配合“扫荡”黎城

西井镇、东崖底，在行动中意外发现并偷

袭了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而后爬上太行

板山豁口，经左会至洪水镇继续“扫荡”

时，遭八路军新 10旅堵击，转而向东南撤

至大塘，又在石门村遭八路军顽强阻击，

被迫向北退守柳树垴和关家垴高地。

彭德怀副总司令果断下令：“坚决歼

灭这股敌人！”按照部署，八路军以第 386

旅自东南、新 10 旅主力自西南、第 385 旅

自北侧、总部特务团从东侧，共 6 个团围

攻关家垴；以抗敌决死队第 1 纵队 2 个团

进攻柳树垴。自 10月 29日至 31日，八路

军经 3 天血战，予冈崎支队以歼灭性打

击，毙伤其大半，冈崎谦受亦遭手榴弹炸

毙。此时，日军战机飞来助战，附近的日

军迅速向关家垴聚拢，八路军不得不分

兵阻援，冈崎支队残部得以乘隙连夜突

围逃脱。八路军在打扫战场时，于辎重

小队的遗物中发现一本被雨水浸透的账

簿，上面清晰记录着该部 8 月在阳泉采

购马料的账目。

历史拼图：同一支指
挥棒下的无解败局

冈崎谦受毙命后，其家族亦深陷战

争反噬：在 1945 年九州大轰炸中，其儿

子、女儿死于美军轰炸，家庭支柱崩塌；

1947 年，其妻子因长期抑郁离世。更具

讽刺的是，他的小舅子竟以“遗族”身份

冒领抚恤金长达 40 年。

这接踵而至的厄运，正是对冈崎谦

受穷兵黩武生涯的残酷印证：他为日本

帝国征战半生，双手沾满鲜血，却无力庇

佑家人；所谓“帝国勋章”“军人荣耀”在

战火中化为乌有，连身后抚恤金也成了

他人“盘中餐”。

两次组建的冈崎支队，虽任务、编制

不同，结局却如出一辙——在人民战争

的汪洋中举步维艰，最终覆灭。这两次

行动已非孤立战例，更像一面镜子，照出

侵略者的徒劳，也印证了中华民族“兵民

是胜利之本”的铁律。

正义或许迟到，但从不缺席。冈崎

支队的覆灭，是百团大战胜利的有力注

脚，更是人民战争伟力粉碎侵略者野心

的铁证。

百团大战胜利的有力注脚—

日军冈崎支队覆灭始末
■余 戈 吴京昴

记 史

盛夏时节，树木葱郁，空气中弥漫

着草木芬芳——如今，河北保定阜平

县的群山已是环境优美的风景区。回

溯 80 多年前，当时包括首府阜平在内

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却是荒山野岭、

草木萧条。

1937 年 ，日 本 发 动 全 面 侵 华 战

争。11 月，聂荣臻带领部队从山西五

台开赴冀西阜平，创立了晋察冀抗日根

据地。这是我党我军在敌后创建的第

一个抗日根据地。1939 年秋开始，日

本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

荡”“蚕食”。

1942年春天，华北地区遭遇严重的

灾荒，赤地千里、颗粒无收。由于敌人进

行了严密封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

生产生活处于最艰难的时期。百姓只能

以“黄菜”果腹：将树叶放在大瓮中，用清

水沤几个星期再吃。为了采摘更多的树

叶，大家甚至冒着风险爬上高处砍树

枝。部队官兵起初以喂马的黑豆、麦麸

为食，后来也不得不摘树叶吃。战士每

人每天两顿饭都是几个树叶饼，吃不饱

就只能多喝野菜汤。

当时，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设在河北

唐县和家庄村，仅那里就有老百姓 900

多人、部队 200 多人，村庄附近的树叶

根本满足不了这么多人的需求。时任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发

现，战士们年轻力壮、手脚灵活，爬树摘

树叶比老百姓更多更快，可这样下去老

百姓没得吃怎么办？朱良才向聂荣臻

汇报了自己的担忧。

聂荣臻得到消息后，下令部队伙食

单位必须在村庄方圆 15 里以外采摘树

叶，村庄附近的树叶要留给群众吃——

“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这就

是著名的“树叶训令”。

训令发出后，根据地部队严格执

行。当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战斗过

的八路军老战士田顺心曾回忆说，当时

战士们每天要走十几里的山路去摘树

叶，山上仅剩的野果也不能摘，那些都

要留给老百姓。

在 1942 年边区财政会议期间，聂

荣臻发言，讲到部队要想方设法减轻人

民负担。他回想起老百姓三五成群薅

树叶、剥树皮的情形，想起了被饥饿折

磨的孩子出来讨饭的场景，讲着讲着就

控制不住流眼泪。

后 来 ，聂 荣 臻 在 回 忆 录 中 写 道 ：

“1942 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

发生了粮荒，入春后，杨树、榆树长出了嫩

叶，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粮食。我

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

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

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

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

得知此事后，边区群众深受感动。

一些群众自发找到了聂荣臻，要他收回训

令，还把采摘来的树叶送到部队。老乡们

拉着聂荣臻的手说：“聂司令，你也太难为

战士们了……现在闹饥荒，八路军饿着

肚子，连把树叶都不能摘，怎么能行呢？”

聂荣臻也动情地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这是八路军的纪律。请乡亲放心，我们正

在想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

这个训令还传达到晋察冀军区的

其他部队继续推行。晋察冀军区机关

制定了节约计划：所有脱产人员除伤病

员外，每人每天要节约一至二两粮食，

用于救济受灾的老百姓。仅 1942 年，

各部队就节约出 14 万斤粮食。部队还

组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帮

助群众春耕秋收，实施包括减租减息、

减轻抗战勤务、整顿乡村财务、调剂贸

易等一系列措施，军民团结一致克服了

根据地艰苦的生活条件。后来，许多部

队可以做到不用买菜，每人每日平均可

以吃到三钱盐、二钱油。

“二月里寒食柳芽黄，三月里谷雨

杨叶长。家家户户采树叶，一春树叶半

年粮。精打细算度春光，节省粮食交公

粮。子弟兵吃饱好打仗，支援前线第一

桩……”这首民间歌谣自 1942 年起，便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流传开来。

山风吹拂林间，枝叶簌簌低语，歌声

在树林间回荡。这曲轻快的歌谣，凝结的

是深切浓厚、历久弥新的军民鱼水之情。

下图：1940 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北岳区老百姓摘树叶度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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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 年夏末，侵华日军已是日薄西

山、穷途末路。然而，侵略者仍不甘心失

败，“扫荡”没有休止。

8 月，日伪军共 1 万余人分 13 路对

山东滨海区进行“扫荡”。八路军收复沂

水 城 后 ，正 在“ 扫 荡 ”鲁 山 区 的 日 伪 军

3000 余人急速南下，欲行报复，却遭受

八路军滨海军区部队的沉重打击，被迫

开始撤退。八路军鲁中军区获此情报

后，决定给这股敌人予以致命一击。

9月 2日，日伪军从莒县出动，分两路

北窜。左路为伪军第 47 师 4 个营及其独

立第 1 旅等部，共 1000 余人，由沂水城以

西渡河回撤；右路为日军第 59 师团草野

清大队、伪军第 47师以及伪滨县警备队，

共 1000余人，沿沂（水）博（山）公路回撤。

得知敌人企图后，鲁中军区决定在

葛庄展开一场伏击战。葛庄，这座沂水

城西北 10 余公里的小镇，东临跋山，西

临乔山，北临卞山，南临沂河，是一个理

想的设伏地，也是敌人必经之路。

鲁中军区采取“口袋战术”，三面设

伏：第 1 团埋伏在葛庄东面跋山一带，防

敌回窜沂水城；第 2 团埋伏在葛庄西面

乔山，阻敌北窜博山；第 12 团则隐蔽于

葛庄北侧，随时准备迂回侧击，待战斗打

响后，抢占松山，切断葛庄通往诸葛的公

路，将敌军的退路彻底封死。

9月 3日，敌右路军 1000多人从沂水

城出发，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北进。直至

14时许，敌军几乎全部进入我军精心布置

的伏击圈。这一刻，鲁中军区采取“中间

开花”战术，三面同时向敌人开火。突如

其来的打击，使敌人瞬间陷入混乱。

在跋山以西、葛庄以东，有一处名为

镢头岭的高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由

于这片高地距公路太近，岭上光秃秃的，

无法藏兵，只能在战斗打响后抢占。我第

1团官兵如离弦之箭，从埋伏地疾速奔出，

抢先敌人夺下了沂河边的这一制高点。

日军大队长草野清惊魂稍定，马上

发起反扑，命令炮队向我军阵地疯狂轰

炸。随后，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日伪军在

公路两侧与我第 12 团展开激战；另一路

负责抢占镢头岭。敌人到了岭下，我第

1 团早已严阵以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白刃格斗，刺死日军中队长

冈田健以下 50 余人。

黄昏时分，日军四处突围未遂，伤亡

惨重，残部 300 余人夺路逃至葛庄西北

角的水母娘娘庙。

战斗持续至晚上，敌人水米未进，疲

惫不堪，士气低落。而八路军则有广大人

民群众作坚实后盾，鸡蛋、大葱、煎饼等食

品源源不断地送至前线，官兵士气高涨。

沂山军分区指挥员仔细分析敌情，

认为敌东西北三面均被我军包围，突围

没有希望，唯有向南突围强渡沂河。涉

水突围，乃兵家所忌，但除此之外日军别

无良策。于是，指挥部决定，当晚实行车

轮战法，以封锁和杀伤敌人，逼其突围渡

河。同时，将第 1 团、12 团各一部，部署

在沂河东西两侧，隐蔽待命。

4 日 8 时，在度过艰难的夜晚后，日

伪军用炮火向我北面阵地狂轰，而后以

小股兵力冲锋，意欲造成向北突围之势，

夺路南逃。但我军指战员早已识破敌人

的伎俩。敌人在密集炮火掩护下，向南

突围时，再次遭受我军的追击。

夏秋之交，沂河河水湍急，敌人在河

上丢盔弃甲、四处逃窜。我军四面八方

的手榴弹和炮弹在沂河上织成一片火

网，水面上掀起一片片浪花。日伪军大

部被击毙，仅 40 余人逃往莒县。

在另一个战场，同样传来捷报。敌

左路军遭遇了和右路军一样的命运，在

沂源草沟一带，大部被我军歼灭，伪独立

第 1 旅旅长陈三坎被击毙。

此战，共击毙伤日军 300 余人、伪军

1300 余人，缴获山炮 1 门、迫击炮 2 门等

物资。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伏击战，我

军以极少的牺牲，取得了歼灭大量敌人

的战斗成果。这是鲁中军区第一次在运

动中歼灭日军一个大队的战例，也是山

东八路军继 1939 年梁山战役歼灭日军

一个大队后的又一次大捷。

葛庄伏击战——

“口袋战术”重创日伪军
■晋 蒙 方 铭

战 例

八路军战士在操作从葛庄伏击战中缴获的日军七五山炮。 资料图片


